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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楼梦》看文学经典承传

李开玲
(盐城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苏盐城224051)

摘要：经典本身的魅力是其得以承传的第一推动力。《红楼梦》以其寓言象征表达了作者对自

己、对人间世的叩问，在叩问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目的、来路、过程、去向及生命的美丽、

丑陋和悲怆，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归宿，体现出作者博大的悲悯情怀和拯救之愿，因

而具有历久弥新的魅力。《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波谲云诡的遭遇和至今不衰的魅力至少可以展

示经典传承的诸构成要件，它以经典的范式对人生有所叩问和承载，从人生价值的启悟和提升

中走向超越且历久弥新，引导读者从悲悯的观照中提升生命的境界，珍视情性和精神的自由，超

脱凡庸，从而直指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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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文学经典的产生和承传，有许多内部和

外部的因素。人们认为，“确定一部文学作品是

不是经典，并不取决于广大普通读者，而是取决于

下面三种人的选择：文学机构的学术权威、有着很

大影响力的批评家和受制于市场机制的广大读者

大众”¨1。这三种人的选择固然是经典产生和承

传的重要条件，欧美学术界亦有从比较文学、文化

研究、文学接受等角度对经典产生的理论阐释。

但本文认为，经典本身的魅力是其得以承传的第

一推动力。对此，哈罗德·布洛姆的观点是：“作

家、艺术家、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性，因为他

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

来”旧1，这里，布洛姆把经典自身的魅力作为经典

之所以能够传承的第一推动力，这是文学的精神，

也是科学的精神，即它自身就是自身的“第一推

动”。尽管文学经典承传的推动还有其他的因

素，例如出版政策、媒体推动、意识形态的介入、阐

释者的的介入等，但这些因素从来也不能够取代

经典自身的魅力。它和科学一样，“是普适的，独

立的，自身就是自身的主宰”¨o。因此，讨论经典

之承传，经典自身的魅力要素是至关重要的。虽

然我们也许不能穷尽它，但仍然可以接近它。

“魅”字从鬼，有其神秘和难以言说性。不过

它是一种场的存在，我们一旦进入这个场域，便被

它笼罩，为之深深吸引，不管你是否清楚原因何

在。在此我们以《红楼梦》为个案兼及其他，尝试

讨论经典的魅力要素之构成。因为作为经典的

《红楼梦》，在中国实在是一个奇异的存在，简直

就聚集了文学所能遭逢的一切。

一、叩问和承载

研究文学经典之魅力，不管它以怎样的形式

言说和言说什么，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作者基于对

生命的沉思、人类生存处境的洞烛幽微而借助作

品所进行的言说。此言说的人文价值意义关乎作

者和读者的人生思考和生命叩问，“思接千载、视

通万里(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在此得到了

最好的印证，它既是作者的视域，也引领了读者的

视域。在此意义上，“它所凝聚体现的人文价值

意义是既永恒又常新的课题，每一时代的人都须

面对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这一根本自我意识问

题，⋯⋯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不同个性的人文意

义诠释与沟通，既是同一性质真善美意义境界的

继承流传，又是真善美意义境界经由不同个性历

史形态的诠释而丰富发展的过程。”Ho凡经典，必

须对人类的根本问题、人文意义、真善美的追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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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承载、叩问甚至拷问，方能扎根厚重，避免肤浅

的流俗而通向崇高，这是文学经典传承的目的所

在。正因为此，任何对经典的背景分析都不能取

代原文本的阅读，这是一个读者与作者同呼吸、共

经历的过程。只有经历这个过程，读者才能与作

者沟通，参与对文本的诠释和叩问。我们在莎士

比亚的悲喜剧中，能无所不在地感知生命的欢腾、

欣悦和悲凉：《仲夏夜之梦》的爱情游戏使多少人

欣然而笑，哈姆莱特的著名独白“活着，还是死

去，这是一个问题”曾唤起多少人的生存反思，过

去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苦苦纠缠人类的生死大

问。在托尔斯泰笔下，每一个聂赫留道夫，都是作

者对自身某个侧面的反思和叩问；《战争与和平》

中安德烈、彼挨尔、娜塔莎的许多沉思、对话都是

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在进行生命的沉思；在安徒生

童话中，生命的美丽、忧伤和无奈是如此和谐地交

织在一起⋯⋯在这些追问和反思中，作家们与其

说是在创作，读者们与其说是在阅读，毋宁说是作

家和读者在创作和审美中共同承载，在承载和担

当中向生命质疑其价值、意义、过程、来路、去向以

及美丽、丑陋和悲怆，“作者对这种痛苦的体验，

则使其能升华出最广大意义上的人道精神，品性

磨砺得圣洁高尚，心灵宽厚广博，成为该时代人类

良心的最高体现”∞J。正是这种体验中的升华，

能使不同个性形态的诠释成为可能。在最黑暗的

时代，人类的良心虽然蒙尘、受屈甚至受辱，但从

未彻底泯灭，这是人类的希望所在。一个文学作

品其精神如能有所担当，则有所呼唤和吁求，就具

备了走向经典的初始条件。

如同物理学、数学的最高境界指向哲学一样，

文学所通向的目标也并不是纯文学，它更与哲学

和生命相连。凡经典，其所描述的可能是个人的、

局域的、一定时空的，但其承载却必定是共时的、

人类的、能够回响在亘古时空。当李后主词从一

己之痛上升为全人类之痛时，方始具备能担荷人

类罪恶的普遍意义∞J14。文学经典之思，必已从

一己之思、一己之求上升为全人类之思、全人类之

求。这里特别应强调的是：经典固然是有深度、有

高度的，但其深度、高度必不仅仅是局限在某种人

群(例如所谓文化程度高的人们)，而必须覆盖于

整个大众，使稍具文化认知能力的人便能阅读和

欣赏，即所谓雅俗共赏。我们从巴尔扎克、契诃

夫、普希金、海明威、塞万提斯、莫泊桑等构成世界

文学经典序列的创作中不难看到，凡经典，必具备

普世价值，其受众必定是广泛的，能引起普遍的而

不是少数人的感动和共鸣，这是经典魅力的至关

重要的要素。或云经典本身又是去经典的，它并

不自置于庙堂之高，而愿在江湖，与普通民众的生

活、感受息息相通。

如何才能达到这一境界?考察《红楼梦》之

创作过程，人们发现，《红楼梦》能够独立苍茫决

非偶然，其创作过程充满了孤独、艰辛和悲凉，甚

而浸透了血泪。我们虽已无从知晓曹雪芹在写作

时种种纷纭的心境，它们已随作者随风而逝。但

通过《红楼梦》的阅读，能感知经历了生命之大起

落的曹雪芹在繁华落尽，惟有贫穷、寂寞凄凉相伴

时，是此书的写作成了联系曹氏与这悲凉世界的

最后纽带，或许还是曹氏在落寞凄凉中生存的唯

一理由。作者将毕生的生命体验和才华投入创

作，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作品的高度而提升

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哲学的境界。作者真正

无法消释的，是生命无边的伤痛与荒凉和由此造

成的焦虑、对存在的怀疑。在这种忏悔与怀疑中，

作者发现了“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

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

钗，我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大无可如何之日

也”【7J12。就在此愧悔交加的心境下，才有作者对

中国千百年来的乾纲独振进行反思，公然标举女

尊男卑的思想和对传统功名事业等的种种颠覆。

故作者在第一回首先将自己的痛苦诘问向读者沉

痛而坦诚地道出，昭示了自己的大悲愤、大怀疑之

后的大觉悟，将生命定位于《红楼梦》的写作，“绳

床瓦灶，并不足妨我襟怀；况那晨风夕月，阶柳庭

花，更觉得润人笔墨”L7 J1l，这很象司马迁权衡“人

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后，在极度

的悲愤中，让生命在《史记》中高扬；也很象屈原

仰首而作回荡千古的“天问”。曹雪芹以世人看

来无比凄凉的生存境况投入了无比丰富、无比绚

烂、独具深度和高度的文学创作，以此承载生命不

可承受之重，并在此承载中叩问生命的价值及存

在意义。对此时的曹雪芹而言，艺术“是苦难的

救星，它通往那一境界，在那里，苦难成为心甘情

愿的事情，闪放着光辉，被神圣化了。苦难是巨大

喜悦的一种形式”旧”50。尼采所愿读的是血写的

文字；王国维所乐闻的，是征夫思妇之声，我们在

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契诃夫、托尔斯泰的创作

生涯里，不是也能发现类似的创作体验吗?要获

得此体验，阅读或许是艰难的，但读者愿意流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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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作者深入浅出、浅入深出，从艰难的阅读中共

同经历，重新发现，去体验人生的千般况味，这将

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和思考自己的人生。

二、走向超越和历久弥新

文学经典的魅力不仅仅在于有所叩问和承

载，还在于能够走向超越和历久弥新的生成。

普遍的阅读体验告诉人们，从文学经典所反

映的内容而言，如果单是描绘、揭露、批判，即便是

百科全书式的描绘也是不够的，因为它只完成了

文学使命的一部分。经典在恰当的描绘中还须有

所超越，它负有启迪和引导之责，能接引上天的晖

光照临人世，这个职责一般作品难以企及，因为它

不仅需要作者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见识，还需

要对人类命运有所担当的博大胸怀和悲悯意识、

拯救之愿，更需要作者在炼狱里受苦，“这种痛苦

可视为世上极特殊的例外：一种非个人的、超个人

的、面向一个民族、人类、全部文化以及一切受苦

之存在的感觉；这种感觉因其同极为困难而远大

的认识相联而有其价值(同情本身价值甚

小)。”L8 Jl叭161尼采在此所强调的，是天才所遭受

的苦痛较之一般人弥深弥巨，因为他以超人的卓

见而洞烛幽微，平凡人的世俗追求为他所不屑，他

的生命与更远大的认识、体验和感悟相连。我们

在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巴尔扎克

那里不是也能看到这种从荒沙大漠中走来的伟大

的苦痛吗?有此苦痛，还须具备非凡之洞见，方能

将其升华。如果停留于苦痛的描绘和倾诉，尚在

怨妇的境界，能超越之，则走向伟大。王国维在他

的《人间词话》中评价李后主的词：“词至李后主

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6 J11可以移来论曹：小说

至曹雪芹而独上高楼，眼界始大，感慨遂深，因为

在他之前，小说的产生伴随着市民审美；在他之

后，小说又常伴随着政治，意在揭露、批判，很少用

来反观自身及人类的处境和归属，而能上升到对

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从而走

向超越。

生活于当下的人们，为种种欲望所驱，心灵已

经蒙尘，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源和意义，沉迷

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审

美文化的～个重大职责，应是“提醒人们返回自

己存在、生命本源的意思。”一。经典传承的意义在

于保持生命和崇高的对话，拉开生命和庸俗的距

离，帮助人们克服过度物欲化社会中的人生价值

观念的偏离‘1⋯，思考和探寻“人活着究竟为什么?

人凭借什么活下去?什么值得人舍命以求?”等

重大问题，它们直指生存的真谛。文学经典之魅

力构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来自于其超越的程

度，即从人类的良心和使命的承载，超越小我，升

华到全人类的良知和使命，其生命才能历久弥新。

《红楼梦》决非如作者在书中虚幌一枪说是“茶余

酒后”的消遣，其中自有真意存焉：即让读者跟随

宝玉，观世俗之苦痛而追寻不为世俗左右，求取人

的自身解放和超脱。其实，宝玉鄙视功名利禄而

宁可优游大观园，其最大的理想是生命的自由、自

觉、自适，让生命随性。宝玉深恨禄蠹的关键乃在

于禄蠹们为了求禄而违背和斫伤天性。宝玉所守

望的，实为情性。因此《红楼梦》继承了从《西厢

记》、《牡丹亭》以来对情性的呼唤和人的自由自

觉的天性的解放，是对千古以来束缚人们的功名

利禄等世俗观念的超脱，它们曾经是中国人生命

中不可承受之重。在此意义上，《红楼梦》为千古

以来最清醒的反媚俗之作。曹雪芹通过宝玉追问

人类的存在，追问生命的诗境，宝玉存在着，宝玉

体验着，宝玉思想着，最后的拯救源于此。正是在

文学经典深刻而动人的描绘中，我们痛感生命共

有的幸福、苦痛和悲怆。人们通过作者眼界大而

感慨深的描绘，感知作者的承载和超越，并借以烛

照人类普遍的生存境况，跟随作者的导引，深思、

仰望和猛省。不难看出，这是《红楼梦》历久弥新

的原因之一。

经典的意义并非仅属于过去，经典的永恒不

仅仅在于超越具体化的时间、空间，还在于它能在

人的参与和观照下持续地涌现其新的意义，在新

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呈现其存在的各种可能性。筒

而言之，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静止的过去，还在于

能不断地生成。从《红楼梦》问世以来的遭遇可

以看到，由于其自身的无限丰富和阐释空间的巨

大，这个过程是动态的、生生不息的。从《红楼

梦》研究者队伍包含专业学者、各种行业的业余

人士之奇特而复杂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到，百读不

厌并不只是重复人们喜欢的故事，而是在重读中

有所重温、寻觅和发现。基于对生命的悲悯胸怀

和拯救意愿，经典作品对永恒的关注能吸引人们

不断回归，在阅读过程中不断有新的东西生成。

尼采说：“最高贵的美是这样一种美，它并非一下

子把人吸引住，不能作暴烈的醉人的进攻(这种

美容易引起反感)。相反，它是那种渐渐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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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几乎不知不觉被它带走，一度在梦中与它重

逢。可是，在它悄悄久留我们心中之后，它就完全

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眼睛饱含泪水，使我们的心

灵充满憧憬。”旧J156。这就是经典不凡的魅力。

许多人读《红楼梦》都有渐入佳镜的感受，被《红

楼梦》渐渐渗透。这个过程其实反映出当今人日

甚一日地耽于物欲，忘记精神时，精神却顽强地守

望着我们的心灵。不仅如此，精神还会以各种方

式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它的存在。它在苦苦等待，

等待我们迷途知返。《红楼梦》是这样一部书，李

劫认为，其中凝结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息图

像¨1l，而其超越意义又可引领全人类认识之，深

思之，用曹氏给人类留下的风月宝鉴照见人间生

命的美丽、丑陋与苍凉，进而进入灵魂的拷问。在

此意义上，《红楼梦》是世界的，一切真正的经典

也都是世界的。当我们阅读莎士比亚、安徒生、托

尔斯泰⋯⋯不是也有如是的亲切感和认同感吗?

本文无意使用“超经典”等词，但认为真正的经典

为数甚少，应该将经典和优秀、经典和某方面杰出、

经典与流行等区别开来，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三、经典范式和形式凝铸

文学经典之为经典，不可忽略其自身意义表

达式的经典性，能从伟大的抽象和伟大的现实性

引向一个目的，体现极为娴熟而能达到启示的精

神。与《三国演义》式的历史演义、《水浒》式的英

雄传奇、《西游记》式的神魔范式不同，曹氏要写

出一部跳出窠臼的大悲剧，为之找到了一个最为

聪明的方式，即寓言式的整体象征。

寓言的构成要素包含以虚构的故事或陈述寄

寓劝谕之旨。《红楼梦》借女娲补天的神话构造

了一个无才补天的多余的石头幻形人世的荒诞故

事。借此具有极大审美自由度的形式营造了一个

具有魔幻色彩的时空，把读者带入预设的哲理希

求中，从而构建了一个寓言象征的世界。象征本

指有限形式对于无限内容的直观显示¨2J 210，这种

含义大于其本身的创作方式能从有限达于无限。

《红楼梦》从宏观到微观娴熟地运用了这个古已

有之的创作方法。从微观上说，作者让宝玉衔玉

而生，玉者，欲也，通灵宝玉是贾宝玉随身携带的

有象征意蕴的符号，玉在人在，莫失莫忘，它使宝

玉从形象而抽象；从宏观上说，其整体设计就是一

个象征，从女娲补天之神话落笔，通过一块多余的

通灵石头由一僧一道携人人世，经历一番，最后到

太虚幻境销号而完成故事。其间，宝钗与金锁、黛

玉与眼泪、紫鹃与啼血杜鹃⋯⋯无不携带着具有

象征意蕴的符号参与构建。而《红楼梦》的宏大

叙事则被作者巧妙地纳入了寓言式的整体象征，

在最为普遍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和铺排中呈现了最

高的人生启悟。人们看到，小说写了贾家又不仅

仅限于贾家：贾者，假也，虚拟也。与之相映的还

有江南甄家：甄者，真也。假假真真，真假相映，作

者是从整体上隐喻了我们所栖身的这个世界，在

这里，集中了人类的欲望和虚妄，因而这个寓言又

具有本体象征的意蕴。

应该说，以寓言形式创作并不是由曹氏始，中

国的寓言象征由来已久，从上古神话、先秦诸子著

作到民问流传的故事，直到唐代传奇、明清小说，

深深浸染了寓言的痕迹，它们已积淀为民族心理

定势。寓言形式实际上是人类智能的一种表达

式，将要阐述的道理寓于一个看似怪诞的小故事

中，起到象征、讽喻劝戒的作用。现代艺术家仍在

娴熟地运用这一古老而仍新的方式，以当代意识

对之进行改造，从《变形记》到《百年孤独》象征了

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生存状态和民族、人类的集体

深层心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在于借之进行了宏

观的构架，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太虚幻境和

无处不在的“虚”、“幻”、“梦”等苦心孤诣地重新

创生，以最大程度地承载小说的神圣使命。

在人类生活中，有些问题是恒久的，因而文学

艺术有所谓永恒的主题。例如生命的追问、生存

的反思、婚姻、爱情、家庭、事业、友谊、幸福等等，

它们在文学艺术中叠加为交响乐，绵绵不绝地回

响在亘古时空。经典作品往往从不同程度、不同

方向指向这些永恒的问题而发人深思。《红楼

梦》的经典意义并不在于人们曾经言之凿凿的描

写中国历史的某一段，揭露之，批判之，哀叹之。

固然其中确有许多场景描绘和展现了那个时代，

但从女娲炼石补天直写到石兮归来，其寓言式的

总体构思却分明表示作者宏观的超越，是以极为

真实具体的描绘上升为一篇象征人类命运的大寓

言，甘兮辛兮，其中有味；恍兮惚兮，其中有象，

“而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或为作者不愿就实，唯

愿就虚的特意的处理，借此向代代无穷已的世人

发出黄钟大吕式的叩问和警醒。如果今人了悟历

史并没有随时间没人永久的过去，如果愿意从过

去得到警示，当从这个寓言式的整体象征直抵深

刻的哲理精髓，《红楼梦》的哲学精神之魅力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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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

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过，“在奥斯威辛后写

诗是野蛮的”，因为“以旁观的姿态面对人类的苦

难的人类之‘诗’及其诗人实在是虚伪的，因此也

实在是野蛮的”¨3J2，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我

国美学家潘知常认为，“奥斯威辛”不仅“意味着

罪恶，而且意味着契机：人性自觉、审美自觉和美

学自觉的契机”，犹如现代中国人的人性自觉应

该从“文化大革命”以后开始，他认为，“苦难必须

见证，才能为人所知，审美活动正是这样的见证，

苦难本身并非悲剧，只有对苦难一无所知才是悲

剧”，因此，“为了走出奥斯威辛，我们必须进入审

美活动，必须去写诗，因为——奥斯威辛之后不写

诗是野蛮的。”【13J10持此以观作为寓言的《红楼

梦》，亲历了苦难的曹雪芹以其天才、道德和悲悯

情怀又将此见证升华到人类生存的高度。如果在

世界全球化的视野中加以审视，人们发现，经济作

为杠杆已撬动整个世界摇摇欲坠，困扰人们的问

题已从温饱走向心灵。当前的种种问题如战争、

疾病、生态等最终指向的仍然是人的根本问题。

《红楼梦》所关注的正是人本身，它以彻头彻尾的

悲剧形式让主人公在经历了大繁华、大苦痛后走

向大超脱。从全书情境看，作者设置由春至夏，到

秋到冬的步移景换，似乎逐次打开了人类历史由

盛到衰的全过程，由此看到了人类的苦难、罪恶的

渊薮。它关乎人生价值的启悟、人格境界的提升、

自我的完善和对生物性的超越，引导当代人反思

生存的意义和方式，追寻生命的目的。余秋雨在

《艺术创造工程》中论及：“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分，

艺术家们一只只颤动的手在写作、绘画、谱曲，这

正是人类的历史和将来、个体和群体高度溶合的

时刻。纷扰的现代生活需要有这些宁静的夜晚，

需要有这一只只颤动的手来提升精神、慰抚灵魂。

这些贯通古今、囊括方圆的手，正合力铺排着一个

个隆重的精神典仪，引渡人类走向健全和永恒。”
¨2J
7在世界视野中，曹雪芹以其不朽的《红楼梦》

隆重参与了此精神典仪的铺排。悲悯，应该成为

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情感诉求。从此出发，打灭凶

恶之心、节制贪婪之欲，珍惜精神和自由，求得拯

救。我们的物质家园需要拯救，我们的精神家园

更需要安顿；我们的邻人需要拯救，我们自己也需

要拯救。

为了完美地表述这个具有本体象征意义的寓

言，曹雪芹以其深厚的艺术素养动用了几乎是代

表了中国古典文学精华的技法写作《红楼梦》。

对此前人已有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概略地说，

《红楼梦》凝铸了中国古典艺术的经典范式：

1．寓言象征范式：继承从《山海经》以来中国

久远的神话寓言传统，以一个不避荒诞的外部故

事直指哲理内涵，进而寄寓自己的人生哲学思考

和美学追求。此范式使伟大的现实描绘升华为伟

大的抽象，在最为普遍的生活场景的描述和铺排

中呈现了最高的人生启悟，体现了极为娴熟而能

达到启示的精神，使小说具有了博大精深的哲理

品格。

2．古典美学范式：动用中国古典美学中一切

可能动用的原素：从文体而言，诗词曲赋甚至谜语

靡不毕备，且有机地构成了小说的主题揭示和人

物刻画；从人物描写而言，诗词谜语、环境布置、谐

音、暗寓、白描、重彩、点睛、心理描绘皆有效地展

示了人物性格、命运；从意境而言，含蓄与明朗、特

写与景深、阔大与幽微层层开掘；从修辞而言，象

征、比喻、谐音、拟人、拟物、用典、夸张无不恰当运

用．．．⋯·此范式使《红楼梦》形式意韵美伦美奂。

3．话本小说范式：使用话本小说的章回体形

式和结构特点，其波澜起伏和悬念设置、情节推

进、布置环境气氛、烘云托月、草蛇灰线、春秋笔法

之微言大义、太极章法、气势、神韵等叠加，⋯⋯此

范式为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习见形式。作者以深

厚的艺术功力将哲理意蕴、情节构架、人物性格、

命运等巧妙地组织进章回，使小说环环相扣、节节

相因、交缠纽结、波谲云诡地推进情节。触处是

景，步移景换，情景相生，美不胜收。

作者天才的造诣不仅仅在于形式的运用自

如，更在于将其水乳交融于宏大构思和叙事中，其

创新意义在于对传统写法的打破，前人之述备矣。

阅读《红楼梦》就象经历艺术的大观园，循作者前

五回之引导，能直觉而印象地把握全书的整体构

想。这个构想效果之卓越，以至于作者虽因泪尽

而没有写完全书，读者还是可以依据前五回之纲

大致把握其“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

大地真干净”的悲剧结局。续书虽多，人们只愿

接受沿悲剧构思发展而来的悲剧结局，而不能接

受兰桂齐芳，因为读者早有了一个得自于作者预

设的结局，这个结局虽不具体，显得云山雾罩；但

它又是如此清晰，任何不和谐音都能被读者从直

觉上辨认出来。这种不圆满之圆满，是说不尽的

《红楼梦》之魅力的又一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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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和经典范式的表达使《红

楼梦》独具原初的苍茫和混沌、梦的恣肆和超脱、

情的美丽和清纯。从宏观而言，这种构思几乎模

仿了宇宙创生的最高方式。作者以此把读者从情

感的经验带入了哲理性的探求，读者因而愿意经

历极端的不快，艰难的愉悦，更有极度的伤心。如

果哲学是爱智慧，文学则是爱情感，爱心灵；哲学

经典之艰难愉悦诉诸理性，文学经典之艰难愉悦

则诉诸心灵的共振。读者在接受中感知、体验、经

历、开悟。如此，作品所提出的人文问题因具有表

达的典范性而“成为跨时代、跨民族的人文精神

交流对话的文本对象”14j。当一个作品以完美的

经典范式表达了对生命的沉思、人类生存处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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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h删sma o王a classical literature itseH is the{jrst d^Ve fbr its inhedtance．D陀凸m∥’f胁Red(冼口m6盯expressed writer’

s view on himself and the wodd with allegory and symb01，questioned their value，meaning，purpose，ori舀n，course，direc“on as

weU as life’s beautiflllness，u百iness and compassion，f而m which it renected pe叩le’s living state and des“nation cleady and

show his铲eat generous mind of salvation． That is the source of evedasting chadsma． Dream of Red Chamber’s experience can

represent constituems of a classic’s inheritance“th its s证fering and unf甜ing attraction．The cl鹊sical paradigm eventually fus·

cous on both a question and an inheritance to life since its birth，heading f而m e11lightenment and upgrade of value of life for tran-

scending and ref沁shing as time goes by，w11ich guides readers to understand life f而m compassion and treasures affection and spir-

itual freedom，fheing from the convemions，to seek the fmth of 1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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